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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十三年（1477），朝廷从
外地调入一人到永宁卫出任知事，
此人名陈用之，博学多识，才华横
溢，他在这个八品文官幕僚职位上
做了九年，但在石狮教育史上留下
的分量，绝不简单。

史籍未载明陈用之的籍贯，他
到任时，永宁卫创立已历经整整九
十年，卫城雄堞曾两度重修，卫指挥
使司署（简称卫署）、城隍庙、军器
库、收料库、演武场等官廨设施一应
俱全。其下辖崇武、福全、中左（厦
门）、金门、高浦（同安）五座守御千
户所及祥芝、深沪、围头三处巡检
司，各有城垣，屯驻重兵。永宁卫辖
区范围包括今石狮市、厦门市、金门
县及晋江市、惠安县部分地区，全卫
人烟辐辏，“烟火相辏，舟车络绎。”
（《永宁卫志》）然而，东临沧海、西倚
华表、北抵崇武、南控厦门，幅员近
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生聚二十万之
众的卫区内，竟无一处卫学，军户子
弟“知弯弓而未知句读”，民户子弟
更不用说，诚如《晋江县志》所叹：

“永宁海上地，弦诵声稀。”教化不
兴，文风寂寥。

卫学等同县学。在明代教育体
系中，卫学和县学分别代表当地官
办“最高学府”，入读者为全卫或全
县选拔出的禀赋优异、勤勉向学的
尖子生，卫学主收军籍子弟，县学主
收民籍子弟。所有学生都要通过童
生试，合格后取得秀才（生员）资格，
才能进入卫学或县学学习，其后才

能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寻求功
名。在卫学未设的地方，则暂依附
县学研习经史，专攻举子业，为参加
科举考试做准备。石狮此时全境均
属卫区，在烽火与和平的时代夹缝
中，文脉传承、儒业科甲举步维艰。

陈用之敏锐地看到存在的隐
忧，武备固然是卫区立身之本，然无
文教以化育人心、培植俊彦，卫所再
强亦如无根之木。但永宁卫受到经
费、师资、场所、认知等多方掣肘，迟
迟未设立卫学，卫区子弟只得就近
前往晋江县学“寄籍”求学，期望通
过科举路径谋取进阶之身，更多的
军籍子弟则因有世袭军职的特例，
重武轻文。

振丕文教，首推学校。卫区虽
可依附晋江县学，但“寄籍”并不理
想，卫境子弟想读县学，路太远，花费
大，名额又少，“负笈”成“负累”。陈
用之决心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困局，
创办卫学。他奋笔写下《请立卫学条
议》，向朝廷力陈：“卫境延袤数百里，
军户数万而无学，弦诵缺然……乞照
各边卫例，拨屯田若干顷为学田，建
学立师，以育俊髦，以广皇仁。”大意
是，永宁卫境域方圆数百里，军户数
以万计，却没有一所官方教育机构，
连读书声都听不到。恳请按照其他
边地卫所的先例，拨出若干顷屯田
作为学校的固定田产，盖

校舍、聘老师，培养人才，也让恩德
惠及海疆。

陈用之首倡之举，十三年后，明
弘治庚戌年（1490），黄仲昭编纂的
《八闽通志》载文记之。

道光《晋江县志》把陈用之创办
卫学归入“政绩志”，这是对地方官
治理功绩的一种肯定，兴学育才、知
识传播以及让教化惠及海疆，是当
政者需要考虑的大事。县志有记：

“用之访诸贵胄及戎籍子弟之秀者，
劝使就学；时诣门谕之曰：古人虽在
军旅，不废诗书道艺；人间惟此一种
味最不可少。”陈用之劝学别具一格，
把读书断字与尘世生活的滋味紧密
联系在一起，当他把书卷墨香比作人
间至味，已然为学子们重构了读书的
价值坐标，它超越了时代，超越功利
性的科举诉求，直指人的精神世界的
丰盈本质。这样一位职位低下的知
事，其境界之高却是常人难以企及
的，可见他在德识才学上的造诣，也
许从这时起，石狮重教崇学的传统
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成化十六年（1480），永宁卫学
终在永宁卫城落成。陈用之深知，
欲在武风炽盛之地兴文教，非仅建
一学舍便可成事，还需延师、筹费、
置学田。他一件

件地解决落实，得知兴化（莆田）举
人陈愈才学出众，执教有方，在兴
化、惠安一带名气不小，就向卫署举
荐礼聘陈愈到卫学出任“教授”，“携
眷就馆”，长期扎根。为筹措办学经
费，他一方面发动乡绅富商捐资助
学，另一方面争取卫署财政支持，卫
署特意拨出五百多亩屯田作为卫学

“学田”，以田租收入解决每年的办
学经费。“既三年，得可造者三十人，
白当道乞如民间俊秀例，充附泉州
府学，以均教育，以劝来者。自是永
宁文风日进，学者德之，立祠祀焉。”
（《晋江县志》）在解决了缺地、缺师、
缺钱的问题后，经过三年努力，卫学
培养出三十名可造之材。陈用之呈
文上报官府，请求允许这些卫所子
弟像民间优秀学子一样，获得附读
泉州府学的资格，以此实现教育公
平，激励后来者求学。自此永宁文
风日益兴盛，求学者感念其功，在书
院旁建祠祭祀，并立碑纪念他和陈
愈。明弘治十四年（1501），巡按御
史饶糖奉命至永宁卫，“核学田籍，
视仓廪，召诸生试《四书》大义，诵声
琅然；顾瞻学舍，无风雨之虞。”（乾
隆《泉州府志》）于是上奏朝廷，“伏
请如各边卫例，颁给学印，定教官一
员”。《明孝宗实录》中也记载：“巡按
福建监察御史饶糖奏：永宁卫已有
学田、学舍、师生，宜如各边卫例设
学。部覆：便。上从之。赐学印一
颗，设教授一员、训导一员，岁给师
生廪米如制。”明孝宗皇帝即是朱祐
樘，他同意饶糖的奏折，在当年的六
月乙亥日（7月9日）下达批复诏令，
永宁卫学自此正式设立，这是石狮
乃至整个永宁卫区教育的一个历史
转折点。

这时，距陈用之离开永宁卫已
经十五年了。

文脉之厚薄，从不为官阶品级
所囿。永宁卫学自明代肇建，至清
初裁撤，历时近一百八十载。其文
教遗泽，深润卫境沃土；更涵育一
方，致石狮俊采星驰，科甲连绵不
绝。

在卫学正式得到朝廷颁印的第
二年，明弘治十五年（1502），石狮沙
堤人董灌、后厅人洪聪即同榜题名，
名动江南，开卫学进士之先河。此
后科甲鼎盛，嘉靖十四年（1535），龟
湖人黄鳌进士及第；嘉靖三十二年
（1553），东埔人邱有岩再续金榜。
隆庆五年（1571），石湖人郭宗磐、永
宁人张宏纲同科并捷，儒风共振。
比之于县学，永宁卫学除了教授儒
家经典、朝廷律令及科举应试技能
外，还系统传授军事理论、技能及海
防知识，邀请卫署将军把军事战术、
实战经验带进学宫，由此学子得以
文武兼修，更胜一筹。明万历十七
年（1589）、三十二年（1604），塘园人
黄守魁、永宁人陈有纲先后高中武
探花，天下闻名。而在万历朝47年
间，石狮文运臻于鼎盛，科第之隆，
冠绝东南，石狮子弟登文武进士第
者多达十五名，另有举人三十名。
其中，梅林人黄克缵，万历八年
（1580）进士，历仕兵、刑、工、吏四部
尚书，尤以两掌兵部，功勋卓著，民
间敬称“黄五部”。及至崇祯之世
（1628—1644），又有五人再续登科
佳话，沙堤人董飏先于崇祯十年
（1637）以二甲进士起家，历任化州
知州、泰州知州、直隶通州知州，累
官广东按察司副使、礼部右侍郎，其
女董酉姑知书识礼，贤惠淑德，崇祯
十五年（1642），与郑成功结为夫妻，
襄助延平王收复台湾，统一中国。

然卫学之盛，终随明清易代而
湮灭。清顺治十八年（1661），朝廷
厉行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
十里，永宁卫城遂遭拆毁，卫学宫墙
亦倾覆于劫火，砖石尽没荒榛。一
百年后，乾隆二十八年（1763），石狮
乡贤又在卫学断墻残壁的废墟上，
重建徽国公文祠，奉祀朱子，内建魁
星楼，创办鳌水书院，培英育才，让
读书的薪火代代相传。

昔年卫学演武修文之地，至此
残碑化为经籍，烽烟散作墨香，劫灰
深处，文焰重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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漉的。难得放晴，秋高气爽，恰逢
朋友相邀，便一起进山走走。

离山尚有一段距离，便望见
山顶云雾缭绕，如梦似幻，宛若云
顶天宫，人间仙境。停好车后，沿
蜿蜒山路前行，还未近前，便听见
潺潺流水声，心一下子静了下来。

连绵的秋雨让山间水势充
沛，山也因此灵动起来。行至一
处落差之地，雨水牵着山泉的手
飞泻而下，落在石上叮咚作响，真
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奏出一曲
美妙动听的秋日恋曲。

秋天的山是斑斓的。不知名
的红色小野果缀满枝头，像一颗
颗红宝石，耀眼夺目。成群的蜜
蜂忙碌着，趴在黄白相间的花朵
上辛勤采蜜；紫色的喇叭花鼓着
腮帮子，像极了一位可爱的姑娘在喊山。最
耀眼的是山中那些栾树，红艳艳的花朵掩映
在绿叶之间，分外妖娆。

行至半山，见一块农田，应是山里人家
开垦的荒地，不由感慨农人的不易——这
里的土地，基本是靠天吃饭的。不远处有
几孔废弃的窑洞，想必是先前山民的居所。
若夜宿于此，听风听雨，闻鸟叫虫鸣，不知能
否消解一日劳作的疲惫？旁边则矗立着一
幢新建的两层小洋楼，十分气派。朋友打趣
道：“让你在这儿住上一年，没有网络，愿意
吗？”我陷入沉思当中。已习惯了现代的生
活方式，真要彻底放弃一切，长居深山，我能
坚持多久呢？

抬头看，树上的叶子已微微泛黄。风
起时，叶片打着旋儿飘落在泥土中。我不
由得吟诵起了龚自珍的那句“落红不是无
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快来快来，这儿有个泉眼！”儿子的惊
呼声传来。首次见到泉眼，还是上小学时，
在老家西边的水库旁。泉水汩汩地从地上
涌出，宛若一朵盛开的白莲花，轻盈秀美。

行走在山间，厚厚的落叶被我们踩在
脚下，吱吱作响。前方忽现一藤蔓横在路
中间，我们小心弓身穿过，却不慎碰落叶片
上的雨珠，凉意倏地浸入后背，倍感清爽。

山路两侧的柿子树上，挂满红彤彤的
果子，可惜多在高处，也只能留给鸟儿做点
心了。有些路段被雨水淹没，我们便踩着水
中的石块前行，在石间腾挪闪转。有同行的
游客不慎落水，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坐在大石上歇脚，看儿子拿渔网在水
中捕鱼捉虾。他不时把捕来的鱼虾放进石块
凹处的雨水中，任它们自在游动。“子非鱼安
知鱼之乐？”想到这儿，我情不自禁笑出声来。

呼吸着山中清新的空气，听着清泉石上
流，真想让时光定格，好好享受这份山野间
的宁静与慢节奏。在山顶的农家饭店里，一
份山野菜杂面条，一盘鸡蛋炒槐花，搭配店
家用手烙的薄饼，简单却不失可口，让早已
饥肠辘辘的我们大快朵颐。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园中，
期待花开早……”我也想从山中带一株野
花回家，栽进花盆，又怕它水土不服。罢
了，还是让它自由生长于天地之间吧。

夕阳西下，倦鸟归巢，我们也到了该离
开的时候。山色渐渐沉寂，仿佛以这样的方
式与我们道别。

即便平日忙碌，仍想多来几次，与大山
亲密接触——看花看草，听风赏雨。把脚
步放慢，走到哪里算哪里。累了，就躺在草
地上，仰望蓝天白云，给心灵放个假，享受
那份难得的欢愉。

山中一日，满眼皆被绿意包裹，洗净了
发涩的双眼，也涤荡了疲惫的心灵。

车渐行渐远，后视镜里，大山的轮廓在
暮色中愈发沉寂。这偷得浮生一日闲，便足
以慰藉往后许多个平常的日子。我在心中
与大山默默约定：待秋色再浓几分，漫山红
遍，我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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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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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球

■
张
保
泉

父亲于 20 年前的重阳节仙
逝。这么多年了，因拆盖老屋，父
亲生前用过的物品几乎荡然无
存，唯一还让我保存至今的就是
父亲生前最爱的搪瓷杯，因为它
凝结着父亲望子成龙的殷殷期望
和我人生道路上成长进步的深深
眷忆。

20世纪70年代，刚满十二岁
的我小学毕业去镇上读初中。报
名那天，父亲向生产队请了半天
假，挑着二哥读书用过的木板箱
子和被褥以及大米、咸萝卜干和
煤油灯等一担物件，我尾随父亲，
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路过一片
坟区，向二十里开外的镇中学走
去。因为路途远，需住宿学校，一
个星期回家一趟。一个学期后，
同村的另外两个同学都退学准备
在生产队出工为家里挣工分。因
害怕一个人走山路和坟区，新学
期报名那天，我向母亲提出不想
去上学了，正在生产队田里干农
活的父亲得知后，怒冲冲地赶回
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抓住

我，不由分说地一顿暴揍，我本能
地拼命挣扎逃脱，父亲则从地上
捡起一块拳头般大的石头，在身
后追我并声嘶力竭地大声嚷嚷要
打死我。就这样，我们父子俩一
前一后绕着村庄前后跑了几个回
合，招来全村人驻足观看，最后还
是被吓得脸都变色的母亲哭着喊
着把父亲拦下，我也只好乖乖地
去学校报名，这也是平时慈善可
亲的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动粗。两
年后初中毕业时，学校给每个毕
业生发了一个印有“初中毕业留
念 沙市中学赠 1978年 7月”字
样的白色搪瓷杯。回到家后，我
顺手给了父亲，说是送给他喝水
用。父亲高兴地接过搪瓷杯，端
详并沉思了许久。或许父亲在
想，如果没有那顿暴揍，眼前的儿
子早已成为生产队的小社员了，
更没有这个搪瓷杯。

父亲为了供我上学真是竭尽
所能。那个年代还是生产队大集
体制，从早到晚就是挣工分。为
了凑足每学期10元的学费，父亲

出工时都要随身带上一把柴刀，
天刚蒙蒙亮，就踏着露水上后山
去砍柴，然后赶回生产队出早工，
傍晚收工后又到山上把木柴捆好
挑到近十里远的水电站或敬老院
去卖，一斤柴禾五厘钱。这看似
普通的举动在当时可是要冒着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农村
实行责任田承包制时，每逢“双
抢”季节，学校都会放农忙假让学
生回家帮忙干农活，可是父亲却
从来不要我去田里帮忙，只要求
我在家好好复习功课。面对邻居
们的不解和质疑，父亲总是说：

“崽崽若是个干农活的命，以后有
的是时间干，现在就是要把书念
好，我少抽一袋烟也就补上了。”
高中毕业第一年参加高考我落榜
了，父亲平静地说：“没关系，年纪
还小，再去读。”就这样连续复读
了两年后还是名落孙山，父亲还
是鼓励我去复读，可我却执意报
名参军，想换一条路试试，父亲居
然同意了我的想法，并说“部队水
深好养鱼，有本事尽管显。”

此后，我应征入伍来到福建
东南前哨。部队真是锻炼人的地
方，我一个山村伢子，考上军校提
了干。军旅生涯二十几年，父亲
从不问我的职务与军衔，却总是
告诫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
当官只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
子。每次探亲回家，总能看到父
亲端着我初中毕业时学校发的搪
瓷杯喝水，或放在水缸上，或放在
灶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洁白
的搪瓷杯也变成褐色，杯底和把
手都快脱落了，父亲却用牙膏皮
硬是把它补得严严实实。二哥几
次要给父亲买个新的保温杯，都
被父亲拒绝。母亲说，父亲舍不
得扔舍不得换，天天用它喝水，他
说看到这杯子就像看到远在天涯
海角的幺儿。

2005年重阳节那天，81岁的
父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在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手捧着陪
伴了父亲27年的搪瓷杯，泪如雨
下。随后我把搪瓷杯洗净后，放
置在厅堂父亲的遗像前，让他老
人家在天国继续用它喝水。

夜宿文迦牧场
■赵盛基

游罢青海湖，傍晚到达文
迦牧场。这是个让我耳目一新的

地方。
山坡上一座座独立的小木屋像

一栋栋小别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每座小木屋就是一间客房。

我拉着行李箱，沿着山路向上走，
从A区到我们居住的C区并不远，可是，
我似乎有点儿高原反应，走得很吃力，中
间歇了一会儿才到达我与妻子居住的小
木屋。

小木屋悬空而建，只用四根高高的
柱子支撑着。我们登上几级台阶，刷卡
开门，再将门卡插入取电开关，屋内瞬
间亮堂起来。打量室内，温馨雅致，干
净整洁，井井有条，融入了藏族特色
元素，好有创意。尤其正面大大的
玻璃窗几乎占了一面墙。远眺窗
外，雪山、草原、星空……远方景
色一览无余，心中顿觉敞亮，今

晚注定是一个温馨之夜。这
面玻璃墙，既是观景的窗

口，又令人心胸开阔。
据说，文迦牧场的

开 发 者 是 个

90后小伙，这样的小木屋有150多座。
无论作为一个游人还是一位老者，都为
有作为的年轻人的创举感到高兴，感到
欣慰，必须为他点赞。

妻子觉得新奇，冒着寒冷跑到屋外，
从外向里录像。我向她挥手，继而眺望
远方，故作指点江山状，然后徐徐拉上窗
帘。不是为了挡住景色，而是让景色陪
伴在我的睡梦里，更深刻地印在我的脑
海里。

入夜，室外气温降至零下7摄氏度，
空调和电褥子全开。已经4月底，从山东
出发时早就春暖花开，这里却是雪花飘
飘。难怪有人调侃：“青海只有两个季
节，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约在冬季。”不
过，这个冬夜很温暖。

翌日清晨，我们早早起床，准备赶赴
下一个景点。妻子依依不舍地关上屋
门，踩着冰雪，将满山坡小木屋的全景录
入手机。她边录像边说：“在海拔3200米
的文迦牧场，我们住过一夜，这是我至今
住过的最新颖最别致的地方，会永远
留在我的记忆里。”

人在旅途，总有美好记忆
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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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潋层层皮囊之下，是我们心心相印

的灵魂。与蔡崇达的《皮囊》相遇，始
于两三年前南京大学朱虹教授在虹书
房的那次推荐。初读之下，它便如一
枚深水炸弹，在我心海深处激起轰鸣
与回响。而这本书与我的缘分，并未
止步于此，反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如同
一位旧友，在不同的时空节点反复叩
响我的心门，每一次都带来新的馈赠。

前几个月与教育同仁出游，瞥见同
行者在颠簸的车上沉浸于此书，旅途中
又偶听几位教师热烈地讨论着书中情
节。那一刻，一种亲切的“心心相印”之
感滋生。《皮囊》早已不是一本静默的读
物，它成了一座无形的桥，连通着无数在
生活里跋涉、在情感中求索的现代灵魂。

直到这天，《浪浪人生》电影里那
份关于漂泊与归根的苍凉，像一把钥
匙，再次拧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对《皮
囊》的思念奔涌而出。于是，我选择二
刷。这一次的阅读，因了近两三年与
闽南文化的种种因缘际会，不再是隔
岸观火，而是身临其境。我仿佛能嗅
到闽南沿海小镇那咸湿的海风，能触
摸到那些红砖古厝的体温，能理解那
份融在骨血里的宗族观念与神明信
仰。原来，理解的加深，能让文字的感

染力产生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
《皮囊》写的，是一个个裹挟着海风

与泥土气息的小故事。蔡崇达用手术
刀般精准而冷静的笔触，剖开生活的表
象，将内里最细腻、最复杂也最真实的
情感经络，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那
份对亲情的依恋与背负，对友情的珍
视与怅惘，那些在命运重压下依然挺
直的脊梁，在生活困顿中依然不灭的
尊严——这一切，我们都曾如此熟悉。

书中那个执意要建一座“即将被
拆迁”的房子的母亲，何尝不是我们身
边无数父母的缩影？他们用一种外人
无法理解的固执，拼尽全力地想为子
女、为家族留下一点什么，证明一点什
么。那不是一座房子，那是她与命运
抗争的勋章。

我们每一个人，都披着一具沉重
的皮囊在人世间行走。它会饥饿，会
疼痛，会衰老，会成为我们梦想的负
累。但恰恰是这具有限的皮囊，承载
着我们无限的情感与灵魂。书中的每
一个人物，无论是固执的父亲、坚韧的
母亲，还是那些在小镇与大城市间挣
扎的年轻生命，他们无一不在“拼尽全

力地生活，想身心合一，想
活明白，活完整，活得对
得起自己的理想”。

这种“认真”，在当
下这个鼓励浮光掠
影、嘲笑深刻沉重的
时代，显得如此珍贵
而动人心魄。它让我
们照见自己——那个
同样在生活的泥泞
中，深一脚浅一脚，
却始终不愿放弃“活
出自己来”的执念的
自己。

感谢这次重读，一
本好书是有生命的。
它会随着我们的成长而
生长。初读，我被故事打
动；再读，我被灵魂震撼。
透过那一具具鲜活的“闽南
皮囊”，我看到的，是普天之
下，所有认真生活的我们，那
共同的模样。

层层皮囊之下，是我们心心
相印的灵魂。这，或许就是《皮
囊》留给我们的最温暖的慰藉与最
有力的共鸣。

桃桃是只美短，它来到我家是因为
女儿喜欢猫。原本，家里并不打算养猫，
可是朋友家里生了窝小猫，有十来只。
朋友一直怂恿为他们减轻一下负担，心
软的我们，便添了小猫桃桃。女儿用“桃
桃”给猫取名。

每当傍晚归家，桃桃总会在门口等
着我们。不知是它预测到我们回家的时
间早早地等着，还是听到动静远远地跑
到门口待着。不管怎样，每当打开家门
的那一瞬间，听到桃桃清脆的“喵喵”声，
一天的疲惫仿佛都丢到了脑后，抱着小
猫无限亲昵。

桃桃爱动。总会在不经意间跳上蹿
下，仿佛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它跑酷的
器具，沙发、床头、餐椅……都留下了它
不规则的划痕。有时它会跑到身边不停
地蹭着我，可是当我想抱它时，它却又一
溜烟躲到窗帘背后，与人捉起迷藏。我
一靠近，它早就奔到餐桌下面，似乎有着

用不完的精力。
桃桃想邀我玩耍，便会跑到我身旁，耸起全身

毛发，抬起背部，摆出一副“欠揍”的样子。我伸出
双手，右脚向前，假装要抓住它。它会连连后退，等
我一靠近，便风一般地从大厅逃到房间里，还能听
到它脚下爪子划过木地板的声音……

桃桃最爱捉弄扫地机器人，特别是扫地机器人
转动的拖把支架一直以来都是它玩耍的对象。望着
淘气的桃桃，我抱起桃桃将它放在扫地机器人的上
方，原本以为它会受到惊吓跑开，也算是对它的惩
罚。没想到，它却悠闲地停留在扫地机器人上仿佛
乘坐方舟去旅行，并且饶有闲情地舔着身上的毛。

桃桃也爱静。一阵静谧之后，家里人会四处找
寻桃桃。可是始终不知它藏匿何处，只好连声召
唤。可是它却不理人，径直躺于冰箱上呼呼大睡。
花架上、沙发底、窗帘后、被窝中……只要家人觉得
静得出奇，它定是躲在这些地方睡觉去了。

桃桃可以守着鱼缸安静地观望一上午，似乎等
待着鱼儿从缸里蹦出来，然后让它美餐一顿。可总
等到瞌睡了，也没能瞅见鱼儿，只好沿着鱼缸扒鱼
儿。有只垃圾鱼突然死亡了，我一直觉得这鱼是被
桃桃吓死的，因为它没事总爱守候在鱼缸旁。

桃桃喜欢卧在餐桌上，一动不动盯着我看。
晚餐时刻，桃桃便会跳上餐桌，或蹲、或坐、或站小
碗前，等待着食物。如果没有获得食物，它会稍稍
小步向前移，直到家里人对它比出禁止的手势，才
蹲下卧在餐桌上，一副耍赖的模样。虽然可气，却
也可爱。

家里的一员了。如今的它会惬意地翻转着肚
皮任人抚摸，也会一副丑态地窝在角落里呼呼大
睡。可是疯癫起来，一样也会四处飞奔，可淘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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